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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这 里感受辽宁奋进脉搏

4月16日，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7头斑海豹在旅顺海域被放归大海。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渤海和黄海海洋生态
系统的旗舰物种。它是唯
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
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渤海辽东湾结冰区是世界
上斑海豹8个繁殖区中最
南端的一个。

斑海豹

三代人60年接力守护“渤海精灵”
本报记者 李 越

将接力棒交给了年轻人。到了2008年至2015
年间，鹿志创和田甲申主要承担起调研任
务。因为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家们了解
到，每年2月到5月，在大连蚂蚁岛、虎平岛，
盘锦辽河口，斑海豹出现的概率较大。在这
段时间的这些区域里，科研人员加大了投入，
将调查频率再加密。同时随着科研设备的升
级，科研团队在辽河口、虎平岛安装了监测系
统，可以实时监测斑海豹的动态情况。

但监测设备只能拍到平面状态，仍无法
确切得知斑海豹种群数量，所以时至今日，人
工上岛的实地勘查，仍是必要之举。“我们的
实地走访工作，将持续不断。”田甲申说。

调查工作，是通过“点”来调查“群”的。
2006年至2007年，科研团队通过飞机对斑海
豹繁殖区进行大范围调查，发现了六七百头
斑海豹，进而推算出，在渤海辽东湾结冰区的
斑海豹种群数量在2000头左右。

临时家长
受伤幼崽大多经历漫长漂泊

摸清斑海豹的“家底”后，科研人员开始
对其有针对性地救助。而说起斑海豹的救
助，田甲申算得上是“第一人”，是在海科院前
辈们做足了资源普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创性
研究。

在海科院的大院内，田甲申经常会身着
蓝色的工装，随时随地做好监测斑海豹状况
的准备。“我从小就喜欢动物，大学时主攻水
产养殖专业，毕业后到海科院实习，接触了斑
海豹的资源普查工作，从此便与它们结缘。”
田甲申指着救护基地的牌子说，在了解了斑
海豹的特征、习性后，团队开始对它们进行有
针对性的救助，充当“临时家长”。

“海科院救助的斑海豹，大多是与母兽走
失的幼崽，任务急难险重。”田甲申说，斑海豹
每年1月至2月在冰上产崽，而进入2月后，随
着天气逐渐转暖，再加上海浪、海风等海况因

素，在母兽外出觅食时，容易出现载有幼崽的
海冰融化或幼崽掉入水中的情况。

刚出生的斑海豹幼崽身披白色胎毛，不
能自主摄食，虽会游泳，但因胎毛比较吸水，
不利于长时间在水中游泳，落水或在浮冰上
的幼崽只能在海上“随波逐流”，搁浅在岸
边。因此与母兽分离后，斑海豹的幼崽在自
然条件下存活的概率不高。

所以，当人们在岸边看到搁浅的斑海豹
幼崽，其往往是在海上漂流了数日，未进食且
可能受伤的虚弱个体。“它们中的大多数，若
不及时救助，是有生命危险的。”田甲申说，因
此每年2月，是救助斑海豹幼崽的高峰期。“临
时家长”们通常24小时待命，发现有需要救助
的斑海豹，就会雇用符合斑海豹运输条件且
规定行驶速度可以达到 120 公里/小时的车
辆，争分夺秒赶往现场。

为何选择雇用这种条件的车辆？田甲申
解释，“救助基地在大连市内，而发现斑海豹
的区域有可能在大连、盘锦、锦州、葫芦岛，若
是路途较远，车程较长，可能会耽误救治斑海
豹的时间。雇用此种车辆，不仅符合斑海豹
运输条件要求，而且行驶速度较快，会赢得救
治的黄金期。”

这，只是斑海豹救治工作中的一个小细节，
但充分体现了科研团队工作的细致和严谨。

“今年救助的 5 头斑海豹，相对比较顺
利。”田甲申说，有的是在海上经历漫长“漂
泊”，长久没进食的，有的是受了外伤，需要处
理伤口的，但总体来说，相对容易。

相比之下，去年的救助工作是近年来最
困难的。田甲申回忆，去年救助的斑海豹中，
有一头背部有7处伤口，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
息。还有一头一直不会自主进食，需要每天
人工喂食。

“受伤的斑海豹，每天都需要用抗生素，且
2个小时观察一次状况；不会自主摄食的斑海
豹，需要每天饲喂三四次。”田甲申说，几乎有
一个月的时间，救助团队“长”在了救助基地，
直到这两头“问题”斑海豹的生存不再有问题。

从2016年至今，海科院每年都会救助斑
海豹，且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的保
护重视程度愈来愈高，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
热心市民加入救助斑海豹的队伍中，每年救
助斑海豹的数量也不断上升。

“救助斑海豹的数量增多，从一个侧面也
反映出斑海豹种群的数量可能有增多的趋
势。”田甲申说，因为在野外资源调查和收到
死亡水生野生动物报告时，较少发现有死亡
的斑海豹，这说明斑海豹的生命力是比较强
的。很多时候，成年的斑海豹即使受到一些
外伤，也不影响其生存。

护送回家
入海后它们频频回头

被救助后的斑海豹在达到放归标准后是
要回到大海的怀抱的。也就是说，海科院的
科研人员在将斑海豹幼崽带大，与它们建立
深厚的感情基础后，还要再送它们离开。

在情感上，这是让人很难割舍的。田
甲申说，随着每年不断地与斑海豹接触，不
断地近距离互动，与它们之间的感情越来
越深。

今年4月16日，田甲申与团队成员带着5
头斑海豹，在大连旅顺海域进行了野放工
作。登船出海之后，田甲申一直凝望大海，沉
默不言。

“舍不得，但必须舍。”田甲申说，“不夸张
地说，我对自己家人都没有对斑海豹上心。
自己家人感冒发烧时都不特别管，但若是斑
海豹病了，不管是什么时间，自己在哪儿，都
会放下一切回单位。”

因此，田甲申没少被家人抱怨。但他并
没有因为家人的不理解而退缩，反而是经常
带家人来看斑海豹，给自己的家庭融入更多
的斑海豹元素。“现在家人会主动要求看斑海
豹了，对我的工作也多了理解和支持。”

同时，田甲申也深知，海洋才是斑海豹真
正的家园。在斑海豹不具备自主生存能力的
时候给予帮助，陪伴它们成长一段时间，再让
它们回到种群，是他的职责、使命。

斑海豹具有2至3岁孩童的智商，对将其

海洋，生命的摇篮，它哺育了丰富多样的
海洋动物，斑海豹就是其中之一。在我省蜿
蜒曲折的海岸线上，每年都可看到斑海豹的
身影。为了研究、保护、救助这一珍稀海兽，
在我省大连市，有一家单位、一群人，多年来
接续不断地进行斑海豹种群资源调查、监测、
救助、保护等工作。这家单位名为辽宁省农
科院所属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海
科院”），这群人是海科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
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科研专家，但更似渔民，长年累
月于大海之边，找寻斑海豹的“足迹”。

他们，致力于水生野生动物的研究，但更
像急诊科医生，一旦发现搁浅的斑海豹幼崽，
就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施救。

经过三代科研人员的接力，基本摸清了
我国海域斑海豹的“家底”。从1992年至今，
海科院与相关单位合力，成功救助了388头斑
海豹，放归299头。

今年 4 月 16 日，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
放归的7头斑海豹中，有5头就是海科院团队
成功救助的。

种群调查
三代科学家均曾被“困”孤岛

依海而建的海科院内，有一栋单独的建筑，
这里是斑海豹在陆地上的家园。4月15日，斑
海豹保护宣传日的前一天，记者来到这里。

顺着楼梯来到地下室，斑海豹的叫声愈
发清晰。走廊两侧的墙面上，悬挂着辽宁省
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基地、斑海豹救助、野化训
练与放归等牌子，图文并茂地展示多年来海
科院救助过的斑海豹情况。照片中的斑海豹
们，大多身披白色胎毛，身体瘦弱，其中不乏
受伤的个体，看上去让人很是心疼。

打开走廊尽头的一扇门，映入眼帘的是
一个天蓝色的水池，5头健壮的斑海豹宝宝正
在畅游。见有人走近，它们有的主动上岸“打
招呼”，有的则警惕地躲到角落里偷偷张望。
呆萌可爱的样子，与墙上照片中可怜的同类
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头就是我们今年救助的 1 号斑海
豹。”海科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副研究
员田甲申指着一头正要上岸的斑海豹说，它于
2月1日在大连旅顺海域被发现，目测出生只
有10天左右，还没有吃过奶，腰上还有被同类
咬过的印记。经过研究人员的专业救助，现在
它已经是一个健壮的“男子汉”了。

作为海洋生物，斑海豹种群一度是人们
未知的领域，要想研究、保护和救助好斑海
豹，前提是要很好地了解它们，摸清种群的活
动区域、数量分布、生活习性等。为此，海科
院的专家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开启了对
于斑海豹的探索。

“早些年间，采取的是最为‘原始’的野外调
查，也就是去斑海豹活动区域做种群调查。”海
科院副院长鹿志创作为守护斑海豹的第三代传
人，对此有着深切的记忆，“省内的盘锦市、大连
市，乃至省外的山东等地，我们都去过。”

那个时候条件艰苦，调查工作的交通工
具是破旧的小渔船。“行驶速度慢，从我们生
活的陆地到斑海豹经常出现的小岛，需要花
上很长时间。”鹿志创说，“上一次岛很不容
易，所以每次去都要住上一段时间，蚂蚁岛、
虎平岛都是我们经常去的。”

岛上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通信信号，
是名副其实的孤岛，只能过与世隔绝的日
子。说起吃和住，就地生火煮方便面、搭帐篷
露营是标配。

孤岛上的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
天要抓紧一切时间做调查，黑天后只能在帐篷
里数星星。因为当时的装备不足，没有无人
机，硬件设备只有望远镜，调查的效率很受限。

这些可以预判的问题都算不上难题，海
上的天气变化，才真的会让人措手不及。

“我们上岛前，都会与渔船沟通好返程时
间和地点。但若赶上天气突变，出现大风大
浪，渔船过不来，那就被‘困’在岛上了。”鹿志
创说，虽然大家都会选择天气晴好的时候出
海，但突然变天的情况并不少见。

从海科院第一代做斑海豹研究的专家王
丕烈开始，到第二代专家韩家波、马志强，以
及第三代的鹿志创、田甲申，均遇到过被“困”
岛上的情况。

所以大家也都有了经验，上岛前不仅看
天气，更会多准备出几天的饮用水、餐食等，
有备无患。

条件虽艰苦，但这种全身心回归大自然的
状态，也会收获城市里人们难得一见的风景。

“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上岛调研时经常
是早上一醒来，发现有斑海豹‘躺’在自己身
边，那种感觉，真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多年
来一直从事野外调查工作的马志强，独自上
岛次数最多，和斑海豹亲密接触的机会也最
多。谈及与斑海豹“共眠”，他眼中闪烁着兴
奋的光芒。

60多年来，海科院对于斑海豹的调查工
作一直在持续，老一辈的斑海豹守护者，适时

一手养大的科研团队成员同样有着深厚的感
情。虽然在被放归之前做了野化训练，但入
海后的它们依然频频回头，深情凝望科研人
员所乘坐的船只，并在围绕船只畅游了数圈
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孩子们回家了，希望它们可以好好成
长。”田甲申的眼睛有一丝湿润，同时表示，自
己将马上投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中。

“放归斑海豹之后，我们会利用救助期间
采集到的斑海豹毛发、血液、粪便等样品开展
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内容，为斑海豹的研究与
保护积累更多的科研数据。”田甲申说，同时
科研人员会在放归的斑海豹身上粘贴信标，
记录查看其洄游规律。

根据多年跟踪研究，科研人员已经掌握了
辽东湾斑海豹的洄游规律。每年11月，斑海豹
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的辽东湾，一部
分直接由老铁山水道通过，一部分经庙岛的跎
矶水道，并在该处稍事停留，而后北上。次年
二三月海冰融化后，当年生的斑海豹幼崽会分
散在渤海海域觅食，部分成兽在辽东湾北部的
辽河口栖息换毛；另有部分成兽在大连渤海海
域的虎平岛、蚂蚁岛礁滩栖息换毛。

进入4月下旬至5月上旬，渤海海域能观
测到的斑海豹逐渐减少，斑海豹种群逐渐向黄
海北部海域包括韩国的白翎岛海域迁徙，部分
斑海豹个体经朝鲜海峡游向俄罗斯的彼得大
帝湾海域。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6月至
10月，在盘锦辽河口、大连虎平岛和蚂蚁岛、山
东庙岛群岛等处，仍有斑海豹身影。这说明有
部分斑海豹，已长年生活在渤海水域。

在保护中研究，在研究中保护。海科院
是全国海洋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救护网络成员
单位和农业农村部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物种
（海洋哺乳类）鉴定单位。近年来，通过开展
人工授乳和食物投喂策略、疾病诊断和治疗、
动物行为和健康评估等技术研究与应用，形
成了有效的斑海豹救助流程和综合技术，斑
海豹救助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21 年，斑海豹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上
升为一级保护动物，全社会对其的保护意识
更强。田甲申说，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又重
了些。目前，海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如
何做优斑海豹分布区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
生存、繁衍提供更好的家园。

保护斑海豹，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专业、爱心、韧性缺一不可。

专业是基础。迄今为止的海洋生
物学中，并无保护斑海豹这个专业，救
助人员全部是“半路出家”“摸着石头
过河”，在实践中再学习、再钻研必不
可少。而随着全社会对于斑海豹保护
工作的持续深入，培养在学中干、干中
学的专业人才队伍势在必行，且要形
成梯队，接续发力。

爱心不可少。与斑海豹的交流，
全在无声的世界。这种海兽体味很
重，为其打针、喂食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沾上腥臭的味道。工作人员回家
之后，很受家人“嫌弃”。饲喂斑海豹
时，还有被咬伤的风险，需要打狂犬
疫苗。因此，只有真正热爱斑海豹，
将其视为家人，才能乐于付出，甘于
奉献。

韧性是关键。科研人员，除了每
年初在斑海豹救助的“黄金期”需要
时刻在岗外，对种群的科研工作仍贯
穿全年，且年年往复。岁岁情况类似，
但细节各有不同，事无巨细，琐碎费
心，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即便遭遇
困难、挫折，仍需保持定力再出发。

这是一张“冷板凳”，海科院三代
人接力来坐，终于让其热乎起来。从
第一代的一个人，一套行李，上荒岛，
到如今第三代一个团队，采用现代科
技装备做科研，救助保护斑海豹的工
作愈加深入，收获的是我们生物多样
性的大家园。

我们相信，这支救助保护斑海豹
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

坐热“冷板凳”
李 越

记者手记 SHOUJI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野生斑海豹数量为40万至60万头，而分布在我国海域的斑海豹种群数量约为2000头。遗

传学和生态学研究显示，这2000头斑海豹与世界其他繁殖区的斑海豹缺乏遗传基因交流，并存在生殖隔离，属于世界范围内

斑海豹独立进化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基因，在保护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因此被称为“渤海精灵”“海上大熊猫”。

本文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渤海精灵和它们的守护者之间，而故事的时间起点，远在一个甲子之前。

斑海豹如同田甲申的孩子一样。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重新回归大海的斑海豹。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